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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 鑫

沂蒙革命老区，曾经是中共山东省政府、
中共华东局的创立地，华东战区党政军指挥中
心，也曾长期驻扎过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是抗日
战争时期我党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被誉为“小
延安”。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留下了刘少奇、徐
向前、罗荣桓、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
工作的革命足迹；还有人们熟知的“沂蒙六姐
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中华抗日第一
村”等革命事迹。而“滨海一宝”的传奇故事却鲜
为人知。

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滨海抗日根据地，南
起陇海铁路，北至胶济铁路，东滨黄海，西界沂
河，位于苏鲁两省交界地带。总部位于临沂境内，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连接着华北与华中两大敌
后战场，特别是新四军挺进苏北以后，滨海区与
之遥相呼应，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海上登陆及其
南进，支援了苏北根据地的发展，同时也配合了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

这其中，为滨海军区提供能源供给的竹园煤
矿，因出产的无烟煤煤质好、热量高，成为八路军
抗战兵工厂造炸药、造地雷和土枪土炮的重要原
料，被誉为“滨海一宝”。

煤矿成各方争夺的宝贝
据传，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位于莒县的竹园、

兰官庄、齐家庄一带就有人打窑挖煤，所挖之煤
主要用来烧制小黑碗和缸。民国时期，临沂矿区
各煤田民间开采业迅速发展，从未间断，直到抗
日战争时期，各民办煤矿大都因战乱而停采，只
剩下竹园、岐山和草埠三家煤矿。1936年春，河南
人柴继周持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专署许可证
到竹园村建井采煤。尽管它的井型小，规模不大，
但产出的无烟煤却奇好，热量在7000大卡以上，
老百姓称之为“天然焦”。抗战爆发后，竹园煤矿
成为各方争夺的宝贝。该矿被日军野蛮占据后，
如何想方设法获取煤炭，对于小米加步枪的滨海
军区抗日武装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
务。

1937年11月，共产党人郭友邻、刘克成等在
竹园矿区附近的珍珠山拉起一支抗日武装———

“莒县抗敌自卫团”，郭、刘二人分别任政委、团
长，在竹园煤矿播下了工人抗日运动的火种。

1939年，日军两次在莒县建立伪政权。这个
时期，由于莒县的交通要线尚未被其控制，所以

日军对竹园煤矿是既鞭长莫及，又无暇顾及。这
时的竹园煤矿名义上是合股经营的民间小矿，实
则是股东畏于时局复杂而弃权不问矿事。在这种
情况下，该矿逐步被我地下党所控制，所产的煤
炭通过外线组织，除了销往外地赚取的收入上缴
抗日民主政府外，大都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我八路
军根据地兵工厂，竹园煤矿也成为了我地下工作
者隐蔽联络的场所和发动工人运动的基地。

日军强行霸占煤矿
1941年8月，尹家店子农民王立民、王立本兄

弟二人合伙在竹园村南建井开采，后又邀兰官庄
地主刘树成合股打窑，规模日盛，人数最多时达
200多人。

此时，眼红的日本人将魔爪伸向了这里，强
行霸占了该矿。日伪保安大队奉其主子之命，派
日伪刘立堂部到矿区珍珠山顶建立据点，企图以
此作为控制煤矿的基地。随伪军前来接管煤矿的
是日本侵华经济特务曾子小野，其公开身份是中
日合作莒县实业公司经理，与其同来的有翻译两
人、护兵一人。小野来的目的就是接管、控制煤
矿，继而进行掠夺性开采。

曾子小野接管煤矿后，只准柴继周负责技术
指导事务，不准过问其他。从表面来看，柴继周只
不过是矿上的一般职员，实质上他在广大矿工的
掩护和帮助下，仍然偷偷地向我八路军根据地兵
工厂运送煤炭。先前，投建竹园煤矿的王立民已
是八路军联络员，他以木匠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
展地下组织，并利用小野和伪军晚上龟缩山顶的
有利时机，组织矿工偷运煤炭。白天，矿工们将挖
出的好煤留在井下，把次煤、矸石或黑碴子运上
井。为了掩人耳目，躲开日军的搜捕，夜幕降临
后，王立民他们将白天偷偷藏起来的好煤用马
背、驴驮，或用沂蒙山区的小推车源源不断地运
到位于莒南县大店镇的滨海军区兵工厂，支援抗
日政权。

时间一长，小野发现矿上出的煤少而且次，
矿工劳动效率低，怀疑有人捣鬼、窃运，于是，隔
三差五就带着伪军到矿上清查一番。1941年秋末
的一天，小野派伪军司书姚某率十几名伪军气势
汹汹到矿清查。正当白班矿工下井，姚上前拦住
矿工去路，挨个盘问：“柴经理（柴继周）最近在干
什么？他在哪里？”众人皆以不知作答。姚暴怒，抄
起棚前镐把当头向工人孙佃亮威胁，孙也举镐相
对，众工友一起拥上齐喊：“谁敢动手打人就砸死
他！”这时，有位工人长者向前劝阻说：“姚先生，

咱们都是乡亲邻居，出苦力的，得叫我们有口饭
吃，别忘记你是个中国人……”众怒之下，姚见势
不妙，带着伪军悻悻而去。至此，到矿上督工清查
的伪军无不敷衍小野，蒙混过关。这是竹园煤矿
工人斗争首次取得的胜利。

天有不测风云。在向根据地运送煤炭的过程
中，还是时常会遭到日伪军的盘查、埋伏，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很多同志和矿工在运煤的路上被敌
人枪杀，许多骡子和马也被打死了。有时运一趟
煤出去，拉回来的是牺牲同志的遗体。特别是利
用矿工身份掩护的地下党，他们的风险非常大，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日本鬼子抓走了。

工人罢工取得胜利
当时竹园煤矿采用土法开采，在漆黑的井巷

只能靠豆油灯来照明，用镢头、镐头刨，用铁锨、
铁锹挖煤；靠肩抬或用人力拖筐，把一根根绳子
盘在腰上，用爬行的方式，把煤一筐筐地运出去；
排水则用牛皮包、箢子头（元宝形的篮子）。工人
劳动强度大，安全无保障，生活十分艰苦。

1943年，日伪货币大幅贬值，此时，矿工一个
班的工资买不到2斤花生饼。在这种情况下，广大
矿工为增加工资而经常举行罢工。为此，小野曾
多次派伪军前往镇压，但伪军迫于公众的压力不
敢过分为小野卖力。于是，黔驴技穷的小野在中

秋后的一天，亲自出马，声称要杀一儆百，“肃正
思想”。到矿后，小野就将矿工王盛以怠工罪名进
行毒打。小野的暴行立即引起全体矿工的怒吼：

“非打回来不可！”在地下党组织的鼓动下，全矿
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吓得小野慌慌张张地逃回山
顶据点，不敢露头。但他又不甘心，忙派伪军前来
镇压，强迫工人下井复工。有地下党组织的撑腰，
工人们团结一心，不予理睬，罢工持续了3天。后
经驻莒城日军经济顾问稻田出面，与工人代表王
立本（王立民之兄）等交涉，在满足工人提出的

“小野向被打工人赔礼”、“每个工班增薪两角”的
条件后，工人才开始复工。竹园煤矿工人总罢工
取得了胜利。

破坏日军大规模开采计划
1943年2月，当矿井开凿到地下90米时发现了

大沟煤层，煤层厚约5米，走向长约300余米，驻珍
珠山的小野把这一情况立即上报。为加速对竹园
煤资源的掠夺，日军于同年5月就从青岛运了日
产的汽绞车1台、锅炉3部及水泵等设备，准备安
装机器进行大规模掠夺开采。我驻矿联络员王立
民获悉后，立即将情报送往我八路军大店根据
地。

同年6月的一天，我八路军大店根据地组织
数千名民兵群众夜袭竹园矿，破坏了设备，缴获

了大量工具和零配件，并将数辆日军汽车烧毁。
日本人妄想用机器大规模开采的计划破了产。

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我英勇的沂蒙抗日武
装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44年春，某
日傍晚，途经矿区的一辆日本汽车在矿北深陷泥
潭，司机畏于矿区周边的抗日武装，慌忙弃车奔
向山顶的鬼子据点，矿秘密武工队发现后飞报寨
西武工队，还没等日伪军下山抢修就很快被我武
工队付之一炬。山上日伪只能望火兴叹，不敢下
山抢救。

同年2月下旬，我滨海军区部队开始夜攻矿
区5公里处的日伪墩子据点。此时，竹园煤矿秘密
武工队与西乡民兵取得联系，用放排枪、喊话、在
铁桶里放爆竹等佯攻战术，吓得山上伪军闭寨免
战，次日纷纷逃到莒县城，山顶之据点立即被我
矿工捣毁。至此，竹园煤矿得以彻底解放。解放后
的竹园煤矿由鲁中工商局接管，成立了煤矿职工
会，这时矿武工队已扩大到100余人。

据载，日本人占领期间，经矿八路军联络员
王立民之手，竹园煤矿先后为八路军兵工厂运送
煤炭10万余斤，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

煤矿工兵连集体记大功
竹园煤矿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莒县人民的

抗战斗志。1944年11月14日，莒县伪保安大队长莫
正民率众三千余人起义抗日；驻莒县城的日军负
隅顽抗，我滨海部队乘机出兵攻城。竹园煤矿武
工队组成工兵连，由刘彦修带领，夜赴莒城，完成
了摧毁日军司令部外垣和第三道电网的任务，给
我主攻部队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莒城解
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本投降后，我滨海军区为打通滨海地区
与胶东地区的阻隔,使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解除
顽军对胶州湾的威胁，1945年11月24日，滨海军
区部队发动了滨海全区解放的最后一役——— 泊
里战役。竹园煤矿矿工积极响应，组成了51人
的工兵连，由宋德渊、贾思佐率领奔赴泊里战
场。矿工们发挥挖巷道的特长，对准敌炮楼挖
凿地道，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地道挖至泊里
东南角的炮楼下。他们还配合八路军工兵连,运
炸药、运武器，英勇参战，于12月26日夜，将
伪军设在泊里东南角的大炮楼炸塌一角，使我
军迅速占领了大炮楼，控制了制高点，各据点
之敌于27日夜弃城狼狈逃窜，被我军围追堵
截，生俘伪副司令于炳辰及官兵1600余人。战
斗结束后，受到滨海军区的嘉奖——— 给竹园煤
矿工兵连集体记大功一次，矿工李相义、陈洪
福等6名矿工各记一等功。

此后，竹园矿工组成的10人担架队还随军参
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直到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才
带功凯旋。

1949年9月12日，竹园煤矿与临沂煤矿合并，
改为采炭所，属临沂煤矿领导。

1964年4月，莒县煤矿(竹园煤矿)由临沂专区
矿务局划归临沂矿务局管理，成为临沂矿务局的
骨干煤矿之一。由于资源枯竭，上世纪末，竹园煤
矿关井闭坑，走完了她的光辉岁月。

■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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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一宝”的传奇故事

□ 于建勇

提起梁实秋，许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如椽巨笔，加上中学语
文课本强大的传播能力，把梁实秋死死钉在
“反动文人”的耻辱柱上，使之长期不得翻
身。

“其实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有数的
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
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
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
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
风采。”（《乱世浮生》，帅彦）

留下遗嘱，只身逃离
梁实秋(1903年-1987年)，名治华，一度以

秋郎、子佳为笔名。1923年8月赴美留学，专攻
英语和英美文学。1926年夏回国，于南京东南
大学任教，先后任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外文系教授、系主
任，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
家。

梁实秋很有士人风骨。1937年7月29日，北
平沦陷，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失声痛
哭。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
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北京沦陷后，梁实秋处境堪危。一天，北
大同事张忠绂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
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
策。”

当时梁实秋教书之余，翻译莎士比亚作
品。这项工作最初由胡适倡议，计划由梁实
秋、徐志摩、闻一多、陈西滢（鲁迅论敌之
一）和叶公超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不
到五年就可完工。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1931
年英年早逝，闻一多和叶公超无意于此，陈西
滢出国，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孤军奋战。

叶公超（1904年-1981年），时在北京大学
任教，其叔叔就是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
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
道部长的叶恭绰。抗战之后，叶公超进入外交
界，成为外交家。

梁实秋翻译了10本，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不得不中断翻译，只身逃离。后30册翻译工
作，直到他去了台湾之后才得以接续。

梁实秋之所以只身逃离，是因为老的老，
小的小，不堪奔波之苦。当时，大女儿梁文茜
10岁，儿子梁文骐7岁，幼女梁文蔷仅4岁。

离家前，梁实秋与妻子程季淑深夜长谈,商
量如何安排今后的生活。梁文茜清晰地记得：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偷

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
看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
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
果然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
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爸干吗去？”妈妈
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梁实秋后来回忆说：“我们愿意共赴国
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
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
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在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的第二天，梁
实秋约张忠绂、叶公超等朋友踏上了逃难之
旅。

战况沮丧，胶济流亡
37年后，1974年梁实秋撰写了《槐园梦

忆——— 悼念故妻程季淑》一文（以下若未特别
标注，均引自该文），当年妻子送他到家门口
那一幕，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中：

临别时季淑没有一点儿女态，她很勇敢的
送我到家门口，互道珍重，相对黯然。“与子
之别，思心徘徊！”

东汉古诗云：“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
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
会面安可知？”逃出家门那一刻，梁实秋便踏
入了未知世界。他深切地意识到：

戎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
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
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

因为战事，平津铁路一度中断。梁实秋乘

坐的是通车后的“第一班车”。区区140公里左
右的路程，火车却由“清早”走到“暮夜”。
火车上的梁实秋，始终焦虑不安：

和我约好在车上相见的是叶公超，相约不
交一语。后来发现在车上的学界朋友有十余人
之多，抵津后都住进了法租界帝国饭店。我旋
即搬到罗努生、王右家（引者注：罗妻）的寓
中。

罗努生，即罗隆基(1896年-1965年)，梁实
秋清华大学同学，江西安福县人，著名政治活
动家。曾任清华、南开等大学教授，《新月》
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等职。时任天
津《益世报》主笔。梁实秋与《益世报》也有
渊源，曾于1932年担任该报副刊编辑。

在天津，他们对津浦铁路北线战况非常关
注，“日夜收听广播的战事消息”，并依据新
闻进行战事推演：

我们利用大头针制作许多面红白小旗，墙
上悬大地图，红旗代表我军，白旗代表敌军，
逐日移动的插在图上。看看红旗有退无进。

令人沮丧的是，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
后退。他们非常紧张。

更糟糕的是，8月的一天，《益世报》总经
理生保堂在赴意租界途中遭绑架。7月30日天津
沦陷后，《益世报》在意租界坚持出版，报道
中国军队战况和人民反日活动，发表爱国言
论，触怒了日军。

他们意识到“天津不可再留”，便“遂相
偕乘船到青岛”。梁实秋曾在青岛寓居四年。
1930年，他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
到新成立的该校任教，举家搬到青岛，直到

1934年才离开青岛，回到北平。
梁实秋对青岛印象极好。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的，其中就有胶济铁路管理局的一名职员：
我赁屋于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

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我于租满
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赁，王
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有人叹
曰：“此君子国也。”（《忆青岛》）

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人又不错，
怎不令人流连？梁实秋曾说：“我虽然足迹不
广，但自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
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离去的地方应推
青岛。”

但这次，梁实秋实在是无心流连，只求登
上火车，快快离去。

在济南火车站，梁实秋“遇到数以千计由
烟台徒步而来的年轻学生”。炎炎夏日，长途
跋涉，异常艰辛。看来，当时的交通工具已远
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这不是梁实秋第一次来济南。他在回忆闻一
多的文章中，曾言及与之共游大明湖。在《豆汁
儿》中曾言及在济南火车站附近喝豆浆。

与以往的轻松游历不同，这次逃亡多了些
许沉重。特别是这次在济南火车站的偶遇，更
令梁实秋惊讶不已：“我的学生丁金相在车站
迎晤她的逃亡朋友 ,无意中在三等车厢里遇见
我。”

据梁实秋在《槐园梦忆》中描述，丁金相
曾是梁家常客。这次丁金相在济南站内看到老
师，自然更多关切，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师到哪里去？”
“到南京去。”
“去做什么？”
“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

么。”
“师母呢？”
“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一别六年，备尝艰辛
说这话时，梁实秋一定很惭愧。令他没想

到的是，夫妻一别就是六年。妻子独自承担家
庭重担，个中艰辛，直到后来才了然：

在这六年之中，我固颠沛流离贫病交加，
季淑在家侍奉公婆老母，养育孩提，主持家
事，其艰苦之状乃更有甚于我者。自我离家，
大姐二姐相继去世，二姐遇人不淑身染肺癌，
乏人照料，季淑尽力相助，弥留之际仅有季淑
与二姐之幼女在身边陪伴。我们的三个孩子在
同仁医院播种牛痘，不幸疫苗不合规格，注射
后引起天花，势甚严重，几濒于殆，尤其是文
茜面部结痂作痒，季淑为防其抓破成麻，握着
她的双手数夜未眠，由是体力耗损，渐感不支。

维时敌伪物资渐缺，粮食供应困难，白米白面成
为珍品，居恒以糠麸花生皮屑羼入杂粮混合而成
之物充饥，美其名曰文化面。儿辈羸瘦，呼母索
食。季淑无以为应，肝肠为之寸断……

1943年，程季淑的寡母去世。次年夏，病
病歪歪的她，带着3个孩子，还有11件行李，从
敌占区北京南下，借助各种交通工具，翻越千
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赶到四川重庆，
与丈夫团聚。

当年分别10岁、7岁、4岁的三个孩子，梁
文茜、梁文琪、梁文蔷，已分别16岁、13岁、
10岁了。据梁文蔷回忆：

我还能记起到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
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
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
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
我的孩子！”

乱世浮生，梁实秋颇多感慨：
凭了这六年的苦难，我们得到了一个结

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
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我们受了千辛万
苦，不愿别人再尝这个苦果。日后遇有机会我
们常以此义劝告我们的朋友。

结论是一回事儿，实情是另一回事儿。仅
仅过了四年，一湾浅浅的海峡，又隔断梁家亲
情四十年。且看梁文茜的回忆：

一九四八年我二十一岁时（引者注：1948
年底北平即将解放），爸爸带小妹弟弟赴上海
转广州后去台湾，只留我在北京大学继续攻
读。记得十分清楚，我去送爸爸上火车，小妹
文蔷哭得抬不起头来，弟弟愣着不言语，只有
爸爸含泪隔着火车的窗户对我招手，只说了一
句“保重”，隔着眼镜我也看见爸爸眼睛红红
的流下泪珠。火车开动了，越走越快，这时我
忽然想还有一句话要说，便拼命地跑啊跑啊追
火车，赶上去大声喊：“爸爸你胃不好，以后
不要多喝酒啊 !”爸爸大声回答我说“知道
了”。火车越走越远，一缕青烟，冉冉南去，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就是四十年。（《怀念先父
梁实秋》，载《新文学史料》 1993年04期）

梁实秋后半生飘零孤岛，继续未竟的莎士
比亚作品翻译工作。后30册是他56岁以后花10
年工夫赶译而成。整部《莎士比亚全集》，前
前后后花去他38年时间,由此也奠定了他在这一
领域的重要地位：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
权威。

起于大陆，终于台湾。作品如此，人也如
此。

1987年，梁实秋病逝台北，家人遵照他的
遗嘱安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
要高。”梁实秋的续弦韩菁清说：“为的是让
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
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
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
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元老、书法名家于
右任临终前的一首哀歌《望大陆》（1964年公
开发表），或许是梁实秋晚境的最好写照。

巧的是，梁实秋和于右任都是11月份去
世。于右任是1964年11月10日；梁实秋是1987年
11月3日，重阳节后的第三天。这个登高的节
日，梁实秋只有在天堂眺望了。既惜且悲，令
人唏嘘。

■ 旧闻拾遗

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任教北大的梁实秋涕泣着对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得知上了日伪黑名单，遂留下遗嘱,辗转胶济,只身逃离。令他没想到的是，与家人一别就是六年。

梁实秋：日伪黑名单上的人

竹园煤矿老井口

梁实秋和程季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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